
歉 海 的 人 

 

    新聞出現在 F 的告別式之後。 

當時，J 正以「盒男」為名，潛在網路另端準備出現。而你，再過不久，就

要逐漸識得鄉愁是如何糾結，如細繩，早早串起你每段來去的愛情。或者，猶如

退不散、超度不了的陳年幽魂，扒著你，整日隨你附身遊走。 

    總之，你會注意這則閃瞬即逝的小新聞，定下睛，將它從滔滔新聞海中撈出，

並為之動容到淚眼滿眶，而致日後不可抑制去拼湊它模糊的枝節梗概，挖掘其根

源，甚且，在更日後，以文字去綿綿記錄島嶼上其他生命突遭移位的島民的故事。 

    你追索這些，書寫這些，並非沒有原因。 

    那是關於「鄉愁」、「歉意」、「跟隨」等等，專屬你的結晶關鍵字所輻射出來，

繼而成為你生活型態與生存姿態的一則故事。又或可說，是你實踐出的一條生命

之途。 

    但是，慢慢來。 

    且從你最想說且必須先說的，關於「寫信給母親」這件事，開始。 

     

為何要「寫信」？ 

    為何要以這種緩慢、古老，需要等待、需要孤獨爬梳的方式，而非其他。 

    你以為，是過往生命經驗告訴了你：人對自己誠實與篤定猶不足夠，若不能

坦然於母親（那些你所愛的人），生命仍是斷裂與不完整，而眼前世界亦是崩離

破碎。 

    因此，對你而言，寫信最終並非為了得到回覆（你放棄了？），而是寫信這

個動作，著實創造出一個想像空間，讓你得以與母親並時存在，並能在書寫過程

當中，毫無顧忌的、誠真的傾訴自己，以及表達款款傾訴中的歉意。 

    所以，這是一個最真實也最想像的空間。 

    而能包容住你和母親的，也就這些了。 

 

─── 媽媽，那是我再次回到台北的第一天。那時候的天氣一樣悶熱、無風，

車流不改變地奔騰不止，但是這一切，卻再再讓我感到熟悉，感到久違的自由，

只是，我也必須趕緊驅離這些感受，因為我同時為背離妳感到罪惡。我想，在異



鄉裡，罪惡似乎是比較有存留的正當性。但是媽媽，妳知道嗎，在退伍以前，我

曾經在這座我雖然並不喜愛但卻能予我喘息、躲藏、歸屬的城市裡，經歷了人生

的困惑、覺醒、革命以及好多場的愛戀。這些，妳是都不會知道的，妳所知道的，

是一個忙於課業，內向，沒有交女朋友的兒子。而當我又選擇回到這裡，妳定以

為，是我愛慣了文明的風景，也無法放棄多年在此建立的資源與人脈（當然，這

的確是我當初告訴妳和爸爸的，多麼合情、合理），因而再無法與家鄉沈靜的山

水共處、共生。面對我的離開（我知道妳如同其他孩子在高中畢業後便離家求學

的媽媽一樣，總在心底默默期待著孩子能歸鄉共同生活、工作、成家），妳僅有

的，不贊同的回應，只是淺淺的一句「在家裡也很好啊」，就這麼一句，此後就

沒有了，再來接續上的是「爸爸答應就好了」。最後，便是妳樂天的說服自己，

告訴自己孩子長大了，總會有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妳是怎麼接受的，釋然的，

但是媽媽，我還是知道妳哭了。是爸爸打電話告訴我的。他說妳一直以為我只是

上來台北先看看，探探機會後便要回去了，妳沒想到，我早已經查好租屋訊息，

看了房子，也繳了半年租金，到台北的第一天就這麼，直接，住了下來。於我，

我好急著離開，於妳，我的媽媽，我離開得太快。電話中，爸爸要我不要擔心，

說會好好安慰妳。媽媽，在那一刻，我多麼希望自己能像青春年少的那個我，一

心一意只想離家，對家毫不留戀，毫無歉意蔓長。但我，再也不能了，不能回到

從前了，也無法面對你們無感的活著。所以，我覺得很抱歉，很抱歉…… ──

─     

 

    有時，你仍不禁回憶起動念寫信予母親的時刻以前，那些莽莽燦燦、隨時要

將自己爆裂而出的時光，如此熾熱，如此地，歉意不明、不生…… 

    在那時刻的最初、最初，你無時無刻都渴望離家，離開那根植於漫風沙的海

沿小鎮，離開那將你切割、製造成一個敏感、重課業且謙和多禮的孩子的龐大家

族。直直到，考上大學以後，你才有機會真正離家。但此後的你，身心在與異鄉

互動當中，似乎被釋放開來起了重大變化。你逐日意識體內存活一隻在綱常裡被

視作背德的情慾巨獸。起初，對同性所激起的強烈情緒簡直嚇壞了你，你覺得在

自己無光的軀體內，有座既美麗又哀傷的花園，繁盛得連心臟都要挪出空地，奉

獻給荊棘。於是，你只好鎮日閃躲，將人生一再丟入課業的競技場中，不停，不

停地鍛鍊。 



    之後，約莫是你順利晉升研究所的那時候，無力抑制的痛苦與害怕，卻成

為你在現實中探索自己面貌的原動力，你想知道自己究竟是誰？究竟該被安置在

世界版圖中的哪個位置？之後幾年，你漸習以為常，習以為常許多男體經過你的

身體，將舊有的你一點一滴搬遷帶走。最後，你終有了靠自己圍囿起來的新生活，

在裡頭，你遠離世界似的暗暗仿擬一座城，與同類人種生產新的語言、新的交友

管道、新的玩樂地點，新的存在論述與哲學觀點，甚且，為擁有歸屬，你戮力投

身同志運動，在其中化身遊行隊伍前的革命遊俠，握緊拳頭，凜聲吶喊，爭取你

們應有的權利。之後，更有幾年，你因為和 H 理念不同，悄悄從抗爭陣線中撤

退，轉以籃球為召喚同類的呼聲。你想望在朗朗晴空下，不去表徵什麼，不去隱

身什麼，不去割裂什麼，實踐你合諧並存的生命理想…… 

    如今，你回頭看，這轟雜雜的一切，都擁擠發生在你離家後，彷若從浮世所

認可的、規訂的時間洪流中秘密出走（脫逃？）的時光當中。也正是那時，你對

時間有了複數概念，你不再只是使用年、月、節慶記日，不再只是遵循讀書、適

婚、成家、養育兒女……等等時間節奏往前邁進…… 

    或許，你也不得不有此體悟，因為你所處世界，並不為那些罹患差異的少數

人們刻劃時間刻度，泰半當他們不存在，或是不能存在。所以，於你們，時間變

得不再準確，不再適用。所以，你們也徹底領悟，若要存在必得仰賴自身實踐，

將自己當作時間的原點、時間的創造者，而你們，便是進行中，幽微的一則歷史。

爾後，你才明白，這是你（或你們這類人）必備的生存法則與技能，其重要性，

跟日後你必須在親人、族人面前掩遁自己的背德情慾，同等重要。 

    總之，是那時，時間回轉至你手裡，供你創造。而你成為現代史官，得終日

搜索、實踐自己生命，好製作專屬的時間刻度。 

    你說：「有史，故我存在。」 

    …… 

    但是，以離鄉方式發現自己、生成自己、擘劃自己人生歷史的過程，並未使

你面目益加清晰，只再再令你感到嚴重失落與孤絕。你從而得知，原來，你所撰

的是部無祖祀、飄盪無方的魂魄斷代史，註定要騷動，註定會擁有不安。而原來，

人始終需要回歸，唯有接受回歸，才能明白自己從何而來，才能獲得真正的寧靜。 

    於是此後，你便開始以撰寫研究所論文為名，進入回歸航道。在航道中，你

逐一傾聽家族中細瑣、隱諱的故事，那些關於父親、母親，以及你的祖母。從這



些遙遠的故事當中，你得以體會他們生命所遭受的苦痛與不公，理解那些苦痛與

不公是如何形就他們對未來生活的奮鬥方向，與對人情世間的回應，好讓自己能

在柴米油鹽，在生老病死，這些逃脫不了的命運中俯仰存活。而又是如何，在之

後蔓延成家族的訓示、繁瑣又隱微不彰的倫理標準、左親右戚的評價眼光……。

最終，凝固般，成為迎對後世子嗣的對待法則與情感表達方式。就這樣，年復一

年，齊力滾雪球般。代復一代，沈默、沈重而忠實的傳遞下去，密密封鎖成一具

龐大牢固的閹割體制。然後，在其中安放每一個產下的人生。閹割，每一個產下

的人生…… 

    你想謂嘆，原來你錯解了。原來當初你莫名視為壓迫而欲逃離之、欲抵抗之

的大家族生活是這麼積累來的。 

    你頓時能夠釋懷，能夠感受失落的愛，能夠接受它是你的一部分。 

    然而，你並未因這份重新的確認與同理，獲得半點寧靜。你想回家，可你雙

腳卻再次不安走動。因為，你不知該如何以這個「在閹割體制內將被視作敗倫子

嗣的你」面對原鄉，去接續你斷裂的情感，去調整時差迎上那體制內的時間節奏。

你突地感到自己像具傷害性的武器，變得懦弱地又想離開，又想掩藏。 

    日後，你才恍然，鄉愁，原來就是那時開始萌生。而所謂鄉愁，你頓時多感

地能有許多定義。 

    你說：鄉愁是，面對原鄉時，你想望著它的一切，卻不再確定自己是否歸屬

於它的一切。 

    你說：鄉愁是，窮此生，都走在回家的路途上。 

    你說：鄉愁是，一種懸念，是愛裡的秘密，是說不出的歉意。 

    你說：鄉愁是，發覺原鄉已成單行道，而你不能、不被、不可被知曉。 

    你說：…… 

    而此後，鄉愁它卻再也揮之不去，漫在你不可說的生活當中，如霧，如潮。

而你終究被證實是有家的人，到哪，都無法成為一名真正的異鄉人。 

     

─── 媽媽，讓我時移到復返台北的前兩天，或者更早以前，在我剛剛離開部

隊的那段日子，慢慢地向妳訴說，或許，妳能夠因此明白為什麼我急著離開。我

記得那時候是夏季剛要開始散漫的時候，為了平復那個「被部隊體制有形無形宰

制之後掏空」的我，在久違但始終保持遲緩的家鄉裡，我開始過起好幾天遲睡晚



起兼雜四處晃蕩的生活。同時，我也思考起自己的未來。媽媽，那時候我不知道

自己究竟該留在家鄉找工作還是回到台北，一方面，我覺得自己似乎應該留下，

因為家裡只剩下妳和爸爸，而你們都老了，身體也變得越來越壞。但另方面，我

又為留下來的選擇感到不安。似乎留下來就得要面對什麼，但是我並沒有準備

好。後來，在胡思亂想過日子的某一天，即將婚嫁的姐姐卻早一步替我找了一份

縣府的工作。媽媽，我知道妳和姐姐都有一個樂園的想像，想像我有個正當且固

定的工作，能夠養家，能夠有一個已論及婚嫁的女友，然後在家鄉落地生根，一

直一直傳承繁衍下去。但是媽媽，妳們其實是不知道這個樂園有我無能完成與成

就的，以及我還不知如何回應卻日漸明白逃脫不了的。為了完成它，所以有了那

份縣府的工作，而之所以能夠有那份工作，則源自於縣長是表哥的大舅子，而表

哥是縣長的特別助理。我記得在某個炎熱的午后，表哥打了他的專線要我上縣府

一趟，因為在這個炎熱午后之前，我已經憑藉著某種遙遠而我不甚理解的繁複方

程式，勝過了許多求職者，「正式」成為縣府某單位下的一名職員。而又為著這

個我完全沒有參與的操弄過程，表哥要我穿戴整齊（至少皮鞋不要牛仔褲）先恭

敬的去拜訪該單位的主管。當天，掛上電話以後，我便僅僅帶著一張尚是平頭的

軍中大頭照以及一份簡單履歷（人事室通知薪餉造冊用），上縣府找表哥。那時，

表哥看到我的「輕便」，眉頭忍不住皺了一下，接著他轉過身，老練地打開辦公

桌後一方像是保險櫃的小木門。他伸長手，從中（我閃見那裡頭大小不一充塞各

式的禮盒）取出兩副提帶猶存，花樣嶄新紅麗的禮盒，然後將上頭名片摘下，遞

到我的手上。之後，表哥便領著我提著這些假借的禮盒客套地會見了那名我未來

單位的主管以及主管的主管。媽媽，在這整個迂迂迴迴穿牆過縫，但所有人皆認

定理所當然的過程裡，我卻逐漸發現自己的驚慌與不安，彷彿看著自己慢慢被嵌

入一種可知的餘生當中，但那裡面，並沒有我的。同時我也感到自己在異鄉提煉

出的真實生命將遭遇隔離與掩埋的命運。還有拒絕性，媽媽，是的，我還感受到

自己體內一股很隱微的拒絕性，那拒絕性主要來自敏感和其他人一些的不同，而

那一些的不同又來自比他人多了那麼一些的理解，明白自己的追索與處境，因而

多了一些的「不再願意」。媽媽，簡單的說，我不要了（喪失了？）某些普遍的

「接受性」，某些普遍的資格。我知道，如果我真具有這些接受性與這些資格，

人生將感到一絲已朝向死亡的恐怖感。所以，我想拒絕想抵抗，但是媽媽，我只

能讓這些拒絕與抵抗很微弱的出現，然後漸漸地使自己變得沈默，因為，媽媽，



我猶豫，我質疑真的可以不要嗎？可以嗎？不過，媽媽，這些蟄伏的情緒爸爸還

是感覺到了。那一天，當我會見主管後返家，拔出那段像是尖插喉嚨的過程之後，

我躲在廁所裡不斷嘔出淋漓的眼淚。過了很久，爸爸突然走了進來，沙啞的對我

說（爸爸老臉孔竟然也狼藉了眼淚），他知道我並不快樂，又說，想去台北就去

台北吧（我不知道爸爸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優柔且不動聲色地關注了我一段時

日）。總之，在最後，不擅言詞的爸爸給了我一個結實的擁抱。媽媽，妳知道嗎，

這是從小到大爸爸第一次擁抱我，我心底其實詫異得開心，但另方面也覺得感

傷，感傷爸爸已經到了需要、也能夠擁抱的年齡了，這代表什麼？代表爸爸老了？

爸爸需要我了？爸爸能融化自己向他的兒子表達愛了？但不管如何，我卻要離開

了。我只能在這些糾結複雜而我無力處理的情緒當中，將自己的哭泣擱在爸爸的

肩膀上，然後朦朦朧朧間也聽見爸爸哽哽地說：「只要…只要…你不要忘了這個

家」。媽媽，妳能想像這個畫面嗎，想像爸爸擁抱了我但是我要離去了。而且此

後，爸爸的這句話，這些聲音，就好像一條纏繞的臍帶，將「生命移位的我」以

及「靜靜等候的原鄉」緊緊地連結在一起了，我也開始在其中擺盪，不斷地擺盪，

像夸父追日一樣執著渴求著一份適切的，不對立的情感聯繫。媽媽，我的鄉愁，

因為這些，變得更巨大，更令我難堪了 ─── 

 

    返回台北後，你重新佈置生活。 

    首先，為及早安定，你選擇熟悉地，在唸研究所時的那所大學附近租一間小

套房，藉此標示自己原點。然而，所謂原點，你知道並不指涉重新開始，充其量，

是你意識到自己不再是飄浪可一走了之的旅行者，但卻無法以直徑路途回家因而

再次選擇離家後，打算在遠方，以反復迂迴、優柔的路程慢慢去返家的一個起點。 

    這起點 － 你的租屋，藏身在舊公寓七樓，有六坪大小，牆壁上空盪、斑白，

僅幽幽懸掛一副密閉窗，在日間淺淺透光，映照滿室猶如一枚漂浮、吞飲著光的

巨型水母。有時，你使勁拉開，窗外車流便夾雜煙塵，如奔騰群獸般吼入。然而，

在你呼吸與傾聽之間，這些喧囂不淨的城市氣息，卻再再令你感到一陣久違的自

由來襲。 

    但，仍有已逝去的。 

    在這座復返的城市中，你當初與同類人共同打造的城邦已經傾頹、變質。至

於那些曾以兄弟、姐妹、姻親等異性戀稱謂玩笑般暱稱彼此的球隊夥伴，業已各



自天涯，僅在生活空檔，以 MSN 給予彼此稀許殘喘的訊號。並且，彷彿皆約定

好似的，齊齊在臨三十歲的前幾年，從夜店、社運團體、性別研討會現場前線撤

退下來，回到各式稜角不一而當初鄙夷之，抵抗之的體制當中，如奸細般隱住秘

密，製作各種單身藉口，好賴以生存，賴以化身為保險經辦、白領上班族、國中

小老師、房屋仲介等等身份的小螺絲釘。 

    於是，在日後，你們記憶中遂也有一段最好的時光，可供你們讚頌、典藏以

及憑弔。 

    於是，你也終究回到一人生活。並詫異自己，竟還如同多年以前一樣，又回

到網路世界蝸居，以虛擬連結虛擬，重回那條闃暗、相互試探的交友甬道。 

    而 F，正是此時與你相遇。 

 

─── 媽媽，二哥已經不在台北了，他搬到中部住，現在在一家手機工廠裡上

班。妳曾好幾次要我帶二哥來讓妳看看，妳為我能有個結義的兄長感到高興。那

時，妳總會回想起那個因為辛勤的妳過度勞累而胎死腹中的弟弟。雖然我不知道

是為了什麼，但從妳的語氣當中，我知道妳多麼盼望那個早夭的弟弟能夠存在（是

遺憾我無兄弟相伴而孤單長大嗎？還是為了能夠分擔我子嗣的責任？）。媽媽，

老實說，我也常常想像著弟弟的存在，我想他如果還活著，或許我對妳和爸爸的

歉意就能夠少一點，因為，至少還有弟弟。「至少還有弟弟」這件事會意味著你

們將保有樂園，而傳承可以延續，祖墳有人可掃，神主牌有人可祭祀。但是媽媽，

弟弟畢竟是不在了，而結義也無法圓滿這些缺憾。之於我，答應與二哥結義所蘊

含的意義，是接受他對我的友誼，也是將我的愛慕昇華與保留的方式。媽媽，妳

知道嗎，在二哥之後，同樣想和我結義的，還有 F。但是除了愛慕，我在 F身上

還看見自己過去走來的路而他正在走著，因此對 F，我還多了一份理解，而同樣

的，F也總能輕易理解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常常想，是不是因為如此的心意

感通，才讓我對 F有了喜歡的感覺？至於 F，媽媽， F是愛著我但他選擇與我結

義，這是他和二哥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和 F 的關係該怎麼界定如今已經不重要

了，因為 F 死了。媽媽，F 已經死了。上星期六是我最後一次看到 F，是在他的

告別式上，但是我也只是站在遠處安靜的像一束垂蕊的供花看著他，想像他一張

無邪俐落的臉孔在黑白相片中笑得有多麼燦爛。媽媽，我寧願以這樣的方式，以

情人的身分，在心底獨自為 F辦一場無人知曉的葬禮，也不願假借朋友的身分委



屈地前去悼念。F走了之後，我的心靈嚴重的剝落了一大塊，之後幾天，我在一

個人的租屋裡，讓不斷繁衍的思念將我一次又一次地掩埋，一次又一次地將我塞

入回憶的抽屜，然後，再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讓我回憶起那些過往暴烈的、

憂傷的、浪漫的、暗慕的、來去的愛情片段，所以，除了 F，我還想起了 H，想

起了陳玉、想起了阿邦，想起了二哥，想起了 KN。但是媽媽，他們都漸漸從我

的生命流失了，成為回憶列車駛過時從車窗外向我告別而無法觸摸的每一幕風

景。也正是那時候，我開始發現，在一次又一次愛情所給予我的迷惘、瘋狂、挫

折、幸福、情欲來襲當中，都不禁讓我憂傷地想起（提醒著我？）那份最長遠、

最沈重的原鄉情感。原來，鄉愁，早猶如不散的陰影潛伏在我每一段的愛情當中，

並且逐漸瀰漫開來。媽媽，我猜想，如果靈魂真能示意，這是不是 F透過死亡想

要再告訴我的，告訴我終有一天，鄉愁會日益壯大，而他以及那些過往的愛情，

都將淪為鄉愁的影子。而自始至終，鄉愁，才是我最無力承受的。但是媽媽，這

些都是我無法告訴妳的，就如同我也無法告訴妳失去 F之後我有多麼悲傷，只是

媽媽，我真的很想，很想告訴妳這些，「告訴妳」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那表示我

的愛情與鄉愁能夠坦然共處，而我可以無需再耗力隱匿，可以被撫慰，可以真實，

可以不再破碎，可以向你表示歉意。所以，媽媽，是因為妳，因為 F，才使我今

天坐在租屋的書桌前，開始提起筆，開始一張又一張寫著給妳的長信…… ──

─ 

 

    所以，新聞出現在 F 死後留給你的孤獨、充滿鄉愁，以及不斷寫信予母親的

時光當中。 

那是一則敘述：在民國五十四年間，一群基隆漁工不知情成為掩護我方情報

特務的陳年往事。在某次任務途中，這群當時尚是年輕的漁工遭到中共逮捕，移

送杭州進行十一年勞改。返台後，再輾轉移送澎湖監禁一百零八天進行思想檢

查。然而，這群因勞改，身軀早已敗壞的漁工們並未得到國家任何照顧，許多人

因此與社會脫節、生活流離困頓。如今，這群倖存下來，已七、八十歲的老漁工

們向政府爭取國賠，卻在不同法院出現相反判決…… 

    望著電視機，你聽著女記者手持麥克風激動地在法院門口進行報導，高亢嗓

音使得事件多了幾分悲壯氣息。你看著，聽著，忽然一陣悲從中來，接著感同身

受似地被激動起來。此後一兩日，你便偵探般買了多份報紙，收看多台新聞報導，



只為收集、追蹤這則新聞的所有訊息。你想知道，你好想問，然後呢？然後呢？

然而，不消幾日，這則「生命突遭移位的老漁民」新聞卻全淹沒在層出不窮的社

會事件當中。但飽受吸引的你，身心卻早被引動成一隻撲火的蛾，不可抑制地受

這則新聞所吸引、所動容。 

    因此，你決意出發，決意展開追索…… 

    …… 

一直要到日後，你才知道，是當時與日俱增的鄉愁引動你關注與你生命情境

相近的人們。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探訪，一次又一次入戲似的抱頭痛哭當中（你甚

且還跟著老漁民們在法院門前舉著白布條嘶吼抗議），你也才逐漸明白，自己彷

彿轉借著這段歷史，這些人們，給以永恒且誠摯的憐憫、聆聽，以及跟隨；如同

持久注視那在海沿老去而你卻不知如何與之相隨的原鄉，藉此，不使自己感到失

散於世。也藉此，消融無以復加，也無解的鄉愁情感。 

    於是，在那之後，你暫且將斷續寫予母親的長信收入某個荒蕪的抽屜，與當

初寫予 H 但 H 永收不到的情書擺在一起。 

    然後，重新攤開紙，寫下那則老漁民的故事。 

    然後，再繼續重新攤開紙，打開錄音機，走動你的腳步，一一記錄下島嶼上

更多、更多移位的島民的故事。比方，那枚夜夜盼返宗家的老婆婆靈魂、被判定

「不適應」且是懶惰敗類的海巡小兵、以邊境為居所的罹病者。又比方，那些被

創傷而終日閉鎖或用美工刀吐出條條絲線，將自己封入闃紅色繭裡的女孩們…… 

    你，在未返家的時刻，在遠方的臨界點奔來以前，展開一條，又一條，跟隨

的路途…… 

 


